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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永誌不忘（註一）

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屏東縣高樹國中三年二班的葉永鋕，在他最喜歡的音樂課上盡情高歌。音樂老師帶著學生複習過去所教過的歌曲，他們一連唱了八首歌，最後一首還唱了珍重再見。唱完之後，葉永鋕舉手告訴老師他要去尿尿，那時候距離下課大約還有五分鐘（註二）。老師因為他平時很乖，就答應他離開教室去上廁所，結果葉永鋕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玫瑰少年


葉永鋕小的時候，不喜歡玩電動玩具，他喜歡的是拿著鍋子用泥巴來炒菜。他媽媽見他總是喜歡做女孩子做的事情，有些擔憂，透過當地衛生所護士的轉介，在他國小三年級的時候，曾經帶著他到高雄醫學院找心理醫師做性向測驗。當時他們家人每個星期三下午都一起去與醫師面談，後來醫師告訴葉媽媽，葉永鋕並沒有問題，如果覺得有問題的話，那有問題的是父母。葉媽媽接受醫師的觀點，就放手讓葉永鋕依自己的意思去發展。


根據老師的描述，葉永鋕的標準動作是蘭花指，聲音比一般男孩子都細。他很喜歡找老師聊天、喜歡吃零食、喜歡笑。學校只有女生合唱團，他因為熱愛唱歌，就堅持要參加合唱團。結果整個合唱團就他一個男生，他也唱得很快樂。平常他也喜歡跟女同學在一起聊天，在班上他最要好的是四位女同學和一位男同學。


午睡的時候，他不喜歡睡，就常到總務處辦公室做皮卡丘。他的書包裡面永遠都有食譜，學校有營養午餐，他還會說應該怎樣煮，才會比較好吃。在家裡也會主動煮飯。而上課只要談到跟飲食有關的，他就會很有興趣。講到披薩或蔥油餅，他會說怎麼做比較好吃。三年級的時候，他就立定志向要往餐飲專業發展，並且對自己很有信心。


他很體貼人意，有一次A老師不舒服，血糖降低，他就衝到樓下福利社，自己掏腰包買一盒木瓜牛奶給老師喝。說他阿媽以前也曾經這樣，所以知道有糖份喝了比較好。A老師上課通常自己帶水，有時候帶茶或奶茶，他都有觀察。像老師哪一天改喝綠奶，他都會注意到。


有一次B老師去理髮院，美容師建議她染頭髮。她不敢，心想老師如果自己也染髮，那以後要怎麼管學生。她的頭髮比較黑，美容師建議她染比黑色淺一點點的深咖啡色，這樣就只有在陽光下才會發現。老師做完頭髮回家，家人都沒有發現她有染髮。但是隔天她一走進教室，葉永鋕就說老師妳染頭髮喔！每次她剪頭髮，葉永鋕都會提供意見，要怎麼剪比較好看。他告訴B老師，哪天有空可以找他媽媽剪頭髮。而平常家裡有客人來家裡做頭髮，他都會幫忙洗頭。他是一個非常貼心的小孩，在家裡他會關心媽媽是不是有白頭髮了。回家甚麼工作都做，圍裙一圍就去煮飯、端午節幫忙包粽子。村子裡的人都說葉媽媽好幸福，不用生女孩。


他甚麼都會，日常生活的事情也懂得很多，就是功課不是很好。他並不內向，很活潑，上課不專心，所以老師把他排在第一排側前方的位置。上課的時候，有時眼睛會飄，老師就會糾正他：「葉永鋕你又想到哪裡去了？」他說他就是不喜歡讀書。平常背課文，他不會第一次就背，要補考了才背。人家都已經背到第三段了，他還要人家催。可是三年級有一次C老師問同學，誰還能夠背誦「愛蓮說」，就送他一罐飲料。下課以後，結果就只有他跑來跟老師背。雖然說並不是很流利，可是一二年級的課文，沒想到就只有他還會背。

廁所意外死亡


四月二十日，葉永鋕於上午第四節上音樂課臨下課時向老師舉手要求上廁所，經老師許可走出教室，到距離音樂教室約七、八十公尺外的北棟一樓男生廁所。第四節下課，二年級學生於上廁所時，發現葉永鋕倒臥廁所血泊中，另一同學立刻告知訓導處，同學將他抬至保健室。保健室護士稍作簡單處理之後，判斷須送醫，遂叫救護車送往高樹同慶醫院。


在同慶醫院由醫師診治，做了電腦斷層掃描及X光照射，葉永鋕情況並未改善，家屬決定轉送屏東基督教醫院，於一點半左右到達。葉永鋕轉院之同時，訓導主任回校向校長報告此事，謂葉永鋕應無大礙，校長電生教組長要環保隊學生沖洗廁所血跡；訓導主任稍事休息之後，將葉永鋕染血夾克泡水。葉永鋕轉送屏東基督教醫院，先被送往心臟科，之後持續昏迷，再送加護病房由腦神經科主治醫師診治，發現葉永鋕顱內受傷嚴重，情況持續惡化，於隔日（二十一日）凌晨四點四十五分去世。

性別特質

    葉永鋕的意外死亡，雖然經由高樹國中老師、行政人員、甚至校長以及同學的陳述與揣測，有各種不同的版本，但無論是因個人滑倒、有人捉弄或傷害而致死，都和他的性別特質發展沒有獲得應有的學校適當對待、同學接納和教育行政體系的關注有關。

    他自升上國中以來，在學校生活中被老師與同儕認為是有「女性氣質」傾向的小孩。他的行為特質可歸納為：聲音比較細、講話時會有「蘭花指」的習慣性動作、喜歡打毛線和烹飪（在午睡時間常打毛線、做皮卡丘、書包中總是有食譜）、比較常和女同學在一起(但也有男性朋友)。這樣的性別特質並非不正常，卻由於同學的性別刻板印象、學校處理不當與介入不足而造成了死亡的間接性原因。他曾經因為這樣的特質而受到同學的性別歧視和暴力，包括怕上廁所時有人欺負他，害他不敢和一般同學一樣上廁所，只好經常提早下課上廁所。綜合起來，他上廁所的方式有四：（1）提早於下課前幾分鐘上廁所（這一次死亡就是在提早下課上廁所的時間中發生）；（2）找要好的男同學陪同一起去上廁所；（3）在上課鐘響後使用女生廁所，晚幾分鐘進教室上課；（4）使用教職員廁所。其中尚因為這樣的特質，在一、二年級時被同學（二、三個）強行要求脫褲以「驗明正身」，其所遭受的同儕暴力其實就是一種性別屈辱和性別暴力。

    可見，葉永鋕在校原應享有的基本人格權、性別尊重、和最起碼的生理需求（上廁所）在校園中都被剝奪了。學校並未將他「不敢正常地上廁所」視為問題，並予以正視與處理。很多學校老師根本沒有察覺(以致事發之後，才詢問葉的同學為甚麼沒有將此事告訴老師)、有的知道了只是「罵一罵」（例如罵他為何要使用教職員廁所）。校方對於強行於廁所與教室中脫褲的性別侮辱與性別暴力的行為也是淡然處之，認為「這並不是很過分，…也不是說，每次都這樣，他們只是好奇而已。」只叫當事人來口頭訓誡，說「這樣不尊重人家的人格，人家也有自尊心。」而未予以適當的輔導，予受害當事人適當的尊重，並進一步了解問題的原因。如此的處置，讓葉永鋕長期迴避多數同學上廁所的時間，逼使他經常獨自上廁所終至發生意外。

校園暴力

    校園暴力在同學眼中似乎司空見慣，同學發現有人倒在廁所時，其第一直覺是「同學受到暴力」，認為是同學打架所致。同學說，在校園內只要有人圍觀，大概就是又有同學滋事打架了。

    葉永鋕確實受到許多校園暴力。首先是一位中輟生強迫他代寫功課。長期在強勢暴力威脅之下，葉永鋕不敢吭聲。同學說道，這位中輟生看他「像女生」好欺負，所以強迫他代寫功課（尤其是國文作業），也強迫他去妹妹那裡（在同校別班）代拿便當盒。家屬整理葉永鋕遺物時發現一張撕去的週記，方才知道他要幫同學抄國文作業，常常覺得時間不夠用、內心壓力很大的事情。老師並不知情，但是同學幾乎都知道。當國文老師事後問同學抄作業的事，老師問是偶而抄還是經常抄，同學用口形表示：「全部」。這種同儕暴力對他而言真是無所不在，每天如影隨形。

    第二是B段班（汽車修護班）某位學生強行脫他褲子，要看他是男是女。班上另一位男同學，外表文靜，也曾在教室內被同學脫兩次褲子，他說這種經驗非常不好玩。這種性別歧視下的性別暴力，剝奪了學生成長所應有的正常校園環境。

    第三是上下學途中同儕對他的人身安全威脅。大約二月時，葉永鋕曾經留紙條給他媽媽說有人在上下學途中要打他，請媽媽保護他。葉媽媽告訴他說，「男子漢大丈夫，你又沒做錯事不要怕。」媽媽向學校反應，學校卻未正視。媽媽打電話到學校，校方對於此事也沒有後續處理。有一位同學也反映，葉同學因為怕被打，心裡很害怕，確實曾經要求同學陪他繞路回家。

    其他校園暴力問題尚包括上廁所時，同學會從後面踢他屁股或打人、惡作劇。此外，葉永鋕過世之後，國文老師詢問班上同學關於代抄作業的事情。一位學生D說：「我也有份」。同學一聽，心想這位同學「完了，死定了…」。果然一下課，那位中輟生就去找另一班(汽車修護班)的同學把這位D同學叫出去隱密走廊間痛打。他被打的時候，雙手抱頭，結果後腦、背都被踢到，打得鼻青臉腫、血染衣服進教室來上課。老師問他發生了甚麼事情，他不敢說，只說：「老師你不要管我，你讓我死了算了。」問班上的學生，同學也不敢講話，知道也不敢講。後經送醫診治，眼睛縫了五針。顯見這種暴力事件絕非偶發。打人的學生記過了事，至於被打的學生，校方說：「他只不過是眼睛腫了一點，沒甚麼事情。他又沒有做壞事，不需要輔導。」如果接受輔導的就是做錯事的壞小孩，那學校的輔導體系是否更應該加以檢視、再教育。

校園公共安全

    葉永鋕的死亡，到目前為止檢察官較傾向於認為是因學校公共設施安全問題（即廁所水箱漏水）而導致學生滑倒致死。高樹國中有三間男生廁所，這個死亡事件發生的廁所離音樂教室最近，裡面長期都有水箱漏水導致地面潮濕的情況。水箱掛在廁所正中央的上方，漏水噴到小便斗(男用)再波及地面，以致同學都必須迴避這塊區域。若要上廁所只能使用前面的小便斗或繞道迴避中央有水區到後面的小便斗使用。此外，廁所的燈泡也已損壞、沒有修理，亦有開關電線外露之情事。學校對這個漏水事實並不否認，認為沒錢修理。但濕滑的程度據了解很嚴重，根據校方描述葉永鋕被發現的地點是在廁所出口處，身體的姿勢是頭在門口處，腳在第一個小便斗處。依起訴書的資料可知，關於葉同學身體的位置，親眼目睹同學所言和校方所言並不相符。同學認為腳在裡面潮濕處，頭靠近出口（門）第一個小便斗處。根據起訴書，地板濕滑乃是致命原因。

葉永鋕是「娘娘腔」嗎？


在台灣社會中，「娘娘腔」一詞成為貶抑具有女性特質、像女生的男生；相對而言，則用「男人婆」來指稱像男生的女生。至於「同性戀」，在屏東高樹這樣的地方更是一個不可言說的禁忌。葉永鋕究竟是否具有較多的女性特質，雖然他的家屬、鄰居都頗能接受，但是從與受訪學校老師的互動中，仍然偶而可以看見怪異、甚而不以為然的眼神。當六月初媒體大幅報導陳俊志導演拍攝紀錄片的新聞時，由於記者使用了「同志大團結」、「葉永鋕的遭遇，已在台灣同志圈割出一道深深的傷口」等字眼，引起葉永鋕家屬與高樹當地人很大的不滿，她們認為將「娘娘腔」以及「同性戀」加在葉永鋕身上，是對他的侮辱。在婦女/同志的學術/運動界，這兩個詞有其行動上的意義，但是對於高樹人，仍然是一個不能承受之重。葉永鋕的同班同學也表示，用娘娘腔來指稱葉永鋕，他們覺得不高興；同樣地，用娘娘腔來稱呼他自己，他也會不高興。而學校的老師與行政人員，也對如此的標籤極度不滿。他們說：「好好的一個小孩子，很正常，怎麼把他說成這個樣子。」「絕對沒有那種一文不值的事情發生。」名詞使用的意義，當然要看所處脈絡而定。然而不論使用甚麼名詞，學校對於具有這種特質的學生，是否曾經思考過應該如何給他一個快樂自在的學習環境呢？當學校行政人員使用「正常、不正常」、「一文不值」等詞語的時候，他們究竟是如何看待這些不符合傳統刻板角色期待的學生呢？


葉永鋕是娘娘腔嗎？他跟大多數的男同學有何不同之處？教育部進行調查時，先是有行政人員根本否定他的聲音與行為舉止有任何異於其他男同學之處。不過他具有女性特質，其實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大多數人都表示他的聲音、手的動作姿勢，像女生，喜歡做「女生」的事情，例如打毛線、煮菜、幫客人洗頭髮等，並且跟班上的女同學比較要好。他們只能承認他喜歡做女生的事情，和女生比較談的來，但是無法接受「娘娘腔」這個名詞，更不用說「同性戀」。估不論是否需要一個標定的名詞，葉永鋕確實因為他的女性化行為而遭受同儕的異樣眼光、甚至欺凌。由於他像女生、跟女生要好，因此自認為具有男性氣概的男生，感到惶惶不安；因為他們所篤信的刻板男性氣概遭到挑戰。於是他們集體脫葉永鋕的褲子，看看他是不是有「那個」（男性生殖器）。他們自認為僅是出自於好奇，並沒有惡意；但是誰有權力可以使用暴力去侵犯另一個人的身體。同學有沒有那個，跟他們有甚麼關係？他們的「好玩」、「惡作劇」，對於受害者而言卻帶來極大的恐懼不安與羞辱。其實，娘娘腔與同性戀遭受歧視，不也就是貶抑女性氣質的具體展現。所以要去除性別暴力，就同時要對於男子氣概的養成進行反思。


學校甚至有行政人員認為葉永鋕應該為自己的死亡負責。他認為葉永鋕娘娘腔的行為，應該要事先接受長期的輔導。「男生和女生一定要有距離，不能只有女性的朋友，而沒有男性的朋友，不能只跟女性朋友溝通，兩性應該要平權、平等，所以應該要開導他。他的行為導致有些男生看了不習慣，因此兩方都有問題。要不然為甚麼別人，他們看了不會不習慣。當然講的要讓他心服口服，改變他的交友方式。如果有輔導的話，他就會改。如果他快樂的話，就不會發生事情了。」如果這是學校教師的「性別平等」觀，那麼就知道性別教育的路上還有多少需要努力的了。像葉永鋕這樣具有女性氣質的男生，從過去到現在，從南到北都可輕易發現。最近我們從台北市中學生的性別體驗徵文中，就得到許多具體的例子。「在小學時，班上有一個說話很娘娘腔的男生…所以大家都欺負他，不是打他就是踢他。…他成為男生玩弄的對象，他們常常脫他的褲子，反正能欺負他的把戲，都用過了。」這些性別特質與眾不同的學生共同經歷了各種歧視、嘲笑，甚至凌辱的對待，如何還給他們一個快樂、沒有壓力、平等的教育環境，真是我們無可迴避的責任。

從兩性平等到性別平等

葉永鋕的媽媽說：「我希望他的死能救很多人，他的走才有意義。…我不希望有第二個媽媽像我這麼痛苦。」葉永鋕過世後不久，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請求調查，後由紀惠容、王麗容、蘇芊玲、畢恆達四人組成調查小組。調查結束後，四人將事件發生緣由及校方處置方式作成書面報告呈交委員會暨教育部，並建議發起新校園運動，以表示重視此校園性別問題。十月中，教育部舉行「新校園運動：反性別暴力」宣誓記者會，運動的主旨強調，不但要尊重傳統兩性，更要尊重其他不同性別傾向和特質的人（註三），希望透過各種教育活動，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打擊性（別）暴力，並將多元性別平等教育納入師資培訓及在職進修內容。十二月十六日，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正式宣佈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教育政策的重點從兩性教育正式轉化成為性別多元教育。

註一：這是從台灣大學社會系孫中興教授那借來的標題。

註二：葉永鋕於上午第四節上音樂課臨下課時（約十一時四十二分，該校第四節下課時間為十一時五十分；後來發現葉永鋕的錶比學校的快三分鐘，故當時他應該以為距離下課五分鐘）要求上廁所。

註三：彭婉如遇害事件促成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的成立，致力於破除女性所受到的歧視。接著葉永鋕的意外死亡，引發教育界對於性別特質的關注；希望不需要有悲劇，就能夠去除社會的同性戀恐懼症。

註四：有關葉永鋕的訪談，是由紀惠容、王麗容、蘇芊玲和畢恆達四個人共同合作完成。
